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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大貓:
再論新疆之虎的種屬與滅絕原因

鄭　 豪

[提　 要] 　 所謂的“新疆虎”不是一個單獨的亞種,由於體長、毛色和條紋圖案的變化範圍很廣,文
獻記錄新疆之虎的形態特徵不能作為亞種鑒定的可靠證據。 南北生態環境的差異也不能作為劃分

兩個亞種的依據。 從虎的起源、傳播和古地理環境的變化來看,新疆之虎與里海虎的親緣關係更為

密切。 《西域圖志》將新疆之虎稱為“巴爾”和“約勒巴爾斯”,前者來自蒙古語,後者來自維吾爾語。
它們是不同語言對同一物種的稱謂,並未顯示出虎在新疆南北的地域差異。 新疆之虎的滅絕主要

原因應是人類大規模墾殖活動導致局部環境的急劇惡化。 羅布人關於螞蟻殺虎崽的故事,折射出

羅布人對環境變遷的歷史記憶,也展現出移民史與環境史的交融。 虎在新疆的滅絕從反面警示在

邊疆地區要守住安全邊界與環境底線,努力構建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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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Panthera
 

tigris
 

Linnaeus)是原產於亞洲的特有物種,僅分佈於亞洲。 傳統觀點認為,虎只有

一個種,但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由於地理隔離的影響,形成了許多亞種。 虎的進化及其地理亞種

和種群的種系發育是當今科學界關心的兩個話題。
虎的幾個亞種中,所謂“新疆虎”( the

 

Xinjiang
 

tiger)的生物學命名法和亞種歸屬最具爭議。①施

華茲(Schwarz-Ernst)在 1916 年為所謂“新疆虎”進行定名,②但該術語的科學性並未得到國際動物

學界的公認。 動物學界普遍將“新疆虎”視為分佈於新疆的里海虎(Caspian
 

tiger,
 

Panthera
 

tigris
 

vir-
gata )。 近年來,這一觀點屢屢遭到中國學者的質疑。 何業恒、袁國映、曹志紅、文榕生等人均認為

“新疆虎”是中國虎的一個亞種,並對其命名、形態、文獻資料、地理分佈、數量變化、影響數量變化

的因素等進行了研究。 明確新疆之虎(Tigers
 

in
 

Xinjiang)的種屬地位十分重要,因為它將為世界範

圍內野生和圈養之虎的保護和管理提供基礎。
顯而易見,本文需要解答的問題是:“新疆虎”可以視為一個單獨的亞種嗎? “新疆虎”滅絕原

因究竟是什麼? 筆者認為,中國學者的質疑和論證難以讓人信服,尚不足以推翻國際學界現有的認

識。 由於既有的討論水準參差不齊,材料分散且不成體系,故本文先對新疆之虎的有關資料予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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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與既有的研究觀點進行對話和討論,運用演化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古地理

學、歷史文獻學和語言學等領域的成果,對新疆之虎的種屬與滅絕原因進行新的探索。 希望這一個

案的研究能為研究歷史時期動物的演化以及動物與人的關係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

一、滄海遺珠:有關新疆之虎的三類文獻

與其他仍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物種不同,新疆之虎目前沒有倖存的個體,僅存的少數實物標本

收藏於博物館,我們很難看到它們的真實面貌並進行研究。 因此,與傳統動物學研究不同的是,對
新疆之虎的研究主要依賴三類文獻:(1)新疆境內現存的古人類岩畫;(2)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主

要是漢文文獻);(3)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西域探險家的記錄。 儘管此前學者都運用和討論過這三

類文獻,但尚有一些未發之覆需要進一步揭示。
第一類文獻。 長期在新疆進行岩畫實地考察工作的蘇北海認為,某些地區如松哈爾溝洞窟、康

家石門子的岩畫中存在虎的形象。 這些岩畫分佈在今哈巴河縣、呼圖壁縣、博樂市、溫泉縣、哈密市

以及托克遜縣,年代為距今 10000~15000 年前。③曹志紅據此論證了虎在新疆的分佈。④然而這種論

述忽視了兩個問題。 其一,岩畫的地域分佈特點。 從地理分佈來看,除哈密市和托克遜縣位於新疆

東部外,其餘均位於西北部,大多屬於北疆地區。 繪製岩畫需要特定的載體,例如洞穴、懸崖表面或

獨立的岩石。 新疆南部大部分地區被塔克拉瑪干沙漠覆蓋,塔里木盆地邊緣只有幾處綠洲,少有洞

穴和岩石。 因此用岩畫研究虎的分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史前時期新疆之虎的地理

分佈。 其二,岩畫具有粗獷、簡潔、活潑的特點,但這種質樸的藝術風格也讓我們很難僅依據畫作來

確定虎的種屬。 動物的角、尾、耳等特徵部位可以用於判斷它們屬於哪一類動物,但這些特徵對虎

的種屬鑒定來說幾乎沒有意義。 此外岩畫可以反映當時新疆之虎的分佈情況,但無法確定這些虎

是新疆的原生物種還是從其他地區遷徙而來的。
第二類文獻。 新疆之虎的歷史記錄集中在清代的地方誌、官方遊記、文集和日記中。 據曹志紅

繪製的新疆之虎的歷史記錄分佈點示意圖可以看出,新疆之虎在歷史上廣泛分佈於天山南北,明顯

呈現出沿水源(河流、湖泊)分佈的格局。⑤這也糾正了此前認為新疆之虎只分佈在塔里木盆地的錯

誤觀念。 然而依據文獻的分析仍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即虎的生存環境。 虎是一種典型的山

林動物,其棲息地依賴於山林。 現存虎的亞種中,西伯利亞虎( Panthera
 

tigris
 

ssp.
 

altaica ,又稱東北

虎)、華南虎( Panthera
 

tigris
 

ssp.
 

amoyensis )、印度支那虎( Panther
 

tigris
 

ssp.
 

corbetti )、馬來亞虎

( Pantera
 

tigris
 

ssp.
 

jacksoni )、孟加拉虎( Panthera
 

tigris
 

ssp.
 

tigris )、蘇門答臘虎( Panthera
 

tigris
 

ssp.
 

sumatrae )均生活在針闊混交林、常綠闊葉林和熱帶雨林之中。 新疆之虎的分佈也呈現出依山傍水

的特點,集中在北疆的天山南北麓以及阿爾泰山。 南疆地區儘管山谷樹木稀少,但平地上生長著大

量的胡楊林和蘆葦叢,虎得以棲息其中。
第三類文獻。 此前研究者討論的探險家主要是普爾熱瓦爾斯基 ( 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i)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 前者兩次(1877、1885)深入羅布泊,記錄了虎的生活條

件、體型和毛髮等信息,甚至還參與了狩獵虎的行動,並收集了虎的標本。⑥這些標本現存於俄羅斯

聖彼得堡博物館。 後者記錄了羅布人捕捉虎的過程,用素描的形式繪畫了虎的形象,⑦還在新疆高

價購買了兩張虎皮,現藏於瑞典斯文·赫定博物館(Museum
 

of
 

Ethnology
 

in
 

Stockholm,
 

Sweden)。⑧

此外還有俄國人喬漢·欽吉索維奇·瓦里汗諾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hanov)、阿列克謝·尼

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Aleksey
 

Nikolayevich
 

Kuropatkin),德國人埃米爾·特林克勒(Emil
 

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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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r)。 中國學者謝斌、鄧纘先、楊锺健也留下了對 20 世紀初新疆之虎的零星記錄。⑨

筆者通過檢索文獻,發現了另外兩位西域探險家的記錄,即俄國人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
別夫佐夫(Mikhail

 

Vasiliyevich
 

Pievtsoff)和奧勃魯切夫(Obruchev)。⑩前者的記述尤為珍貴,可補此

前研究之不足。 根據別夫佐夫的描述,虎的分佈地點包括了羅布泊、葉爾羌盆地、烏魯木齊以北、呼
圖壁和瑪納斯河。􀃊􀁉􀁓從文本的語氣和措辭可以看出,別夫佐夫從未在新疆見過虎,他的描述應該來

自當地居民的口頭陳述。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他的描述沒有價值。 相反,普爾熱瓦爾斯基等人的記

錄大多集中在南疆羅布泊,給人一種新疆之虎只出現在南疆塔里木盆地邊緣的印象。 但事實上,別
夫佐夫的記述清楚地展示了新疆之虎遍佈天山南北的事實,這與歷史文獻的記載相互發明印證。
此外,別夫佐夫還記錄了虎與其他動物之間存在的食物鏈關係,以及虎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係,這
對於我們瞭解新疆之虎的滅絕原因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綜合以上三類文獻的討論與分析,可以看出新疆之虎的記錄呈現出四個特點。 (1)從歷史角

度看,新疆之虎早期資料稀少,後期資料增多,集中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 (2)大多數描述過於

簡短,缺乏對物種形態、生態環境和習性的詳細說明。 (3)學者們對現存記錄的關注大多集中在歷

史文獻和西域探險家的記錄上,對當地語言材料的關注不足。 (4)實體或標本的數據不充分,導致

相關記錄不能作為分類學的可靠依據。
儘管以上三類文獻都能充分證明新疆之虎的存在,但它早已滅絕,沒有留下足夠的標本供學界

研究,可供討論的史料和記錄都非常有限,因此對新疆之虎的研究無論在動物學還是歷史學領域都

處於相對空白和薄弱的境地。 這是引發新疆之虎的種屬與滅絕原因討論的直接誘因。

二、地位未定? ———重審新疆之虎的種屬

關於新疆之虎的種屬,多數中國學者都認為新疆之虎是中國虎的一個亞種,並冠名為“新疆

虎”。􀃊􀁉􀁔他們的論據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生物學,二是歷史文獻記錄。
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儘管何業恒將新疆之虎稱為虎的“西北亞種”,但沒有給出任何證據。 袁

國映根據新疆之虎、里海虎和孟加拉虎生態環境的差異,將新疆之虎確定為一個獨立的亞種。􀃊􀁉􀁕曹

志紅提到了施華茲為新疆之虎定名的論文,但她的材料是從高耀庭和何業恆的文章中轉引而來,􀃊􀁉􀁖

而何業恆的材料又是從譚邦傑那裡獲得的。􀃊􀁉􀁗這種層層轉引難免會對原始文獻的認識產生偏差。
通過核查原文,筆者發現中國學者可能並未目睹施華茲的原文,長期以來對所謂“新疆虎”的

定名也存在認知偏差。 施華茲論文題為《中亞的虎的兩種新地方种》,開篇明確說明這兩個亞種與

中亞的虎構成了一个明确的群体。 他依據的標本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來自羅布泊,通過德國探險

家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獲得;二是來自伊犁,從德國柏林動物博物館 Matschie 教授那裡借得。
他將產自庫拉、羅布泊的虎命名為“羅布虎” ( Felis

 

tigris
 

lecoqi ),即中國學者所說的“新疆虎”;將
產自西伯利亞南部伊犁河的虎命名為“伊犁虎”( Felis

 

tigris
 

trahata )。􀃊􀁉􀁘後一種虎在中國學者的敘述

中被完全忽略。 從施華茲的論述來看,儘管他為新疆之虎提出了兩個名稱,卻認可它們都是中亞之

虎的地方種。 這應是國際動物學界並不把新疆之虎視為一個單獨亞種的深層因由。
中國學者基本認可“新疆虎”是一個獨立的亞種。 曹志紅對新疆之虎和里海虎進行了三方面

比較。 她認為兩者在毛被色型和條紋型式上存在差異,因此認為兩者應該分屬於不同的亞種。􀃊􀁉􀁙文

榕生的觀點則更進一步。 他根據分佈隔離的實際,以及生態環境的差異,結合曹氏對新疆之虎形態

的有限分析,推斷新疆歷史上存在兩個虎的亞種,即“阿爾泰虎” (或“阿爾泰亞種”,Panthera
 

tig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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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ica )和“塔里木虎”( Panthera
 

tigris
 

lecoqi )。􀃊􀁉􀁚

相對而言,動物學家的意見較為謹慎。 中國科學院新疆綜合考察隊 1956 ~ 1959 年對新疆南部

的鳥獸進行了野外考察,未獲得虎的資料。􀃊􀁉􀁛 譚邦傑對新疆之虎的種屬歸屬也未給出定論。􀃊􀁊􀁒1986

年 4 月,美國明尼蘇達州召開的國際老虎學術討論會也未提及新疆之虎。􀃊􀁊􀁓 《中國西北地區珍稀瀕

危動物志》 提到了西北地區存在虎的三個亞種, 其中之一是西北亞種 ( Panthera
 

tigris
 

lecoqi
 

Schwarz),並指出它的模式產地來自羅布泊,主要產於新疆羅布泊、博斯騰湖一帶以及塔里木河流

域沿岸。 但也謹慎地說明:“近幾十年裡,一直未聽到關於新疆虎的任何消息。” 􀃊􀁊􀁔這種既列出亞種

但又無法給出肯定結論的做法,反映出中國學者在討論這一問題上的困境:一方面他們極力希望在

新疆能夠找到虎的一個亞種,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得不到直接的、有力的證據支持。
前文述及,部分學者嘗試以形態特徵作為確定新疆之虎種屬的依據。 這一方法看似合理,但並

不可靠。 對現生物種的亞種判定,一般需要依據不同居群的形態差異證據、這種差異佔該居群的比

例、形成生殖隔離的明顯界線等情況來進行綜合判斷。􀃊􀁊􀁕何業恆曾指出新疆之虎與里海虎在身型、
毛色方面的差異,曹志紅更進一步進行了體型、顏色、條紋疏密三項特徵的比較。􀃊􀁊􀁖但這種比較顯然

存在兩大問題。 其一,體型、皮毛顏色以及條紋圖案等變化的定義和範圍很寬泛,對於亞種鑒別來

說不具有決定意義。 其二,由於這兩類虎都已經滅絕,因此對里海虎和新疆之虎三項特徵的描述,
均來自極少數的個體。 基於個體差異和梯度差異命名的亞種在科學界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可。 建立

在個體基礎之上的比較,應屬於個體變異範圍內的現象,而非亞種分化的特徵。􀃊􀁊􀁗質言之,個體之間

的形態差異只是物種隨着經緯度變化而逐漸積累的“梯度差異”。􀃊􀁊􀁘

目前判斷物種種屬最可靠的途徑是基因分析。􀃊􀁊􀁙然而,新疆之虎沒有活的個體存世,因此這種

方法顯然不可行。􀃊􀁊􀁚如上所述,即使我們可以擁有新疆之虎的活的個體,也很難僅僅依據有限數量

的個體對其種屬作出準確的判斷。 事實上,虎的 8 個亞種中,有 7 個亞種是在 1758 ~ 1929 年間依

據 11 個標本命名的。􀃊􀁊􀁛這是動物學界長期對新疆之虎的種屬懸而未決的主要原因之一。
鑒於基因分析的不可行性,筆者試圖從史前地理環境的變化、虎的地理分化、歷史文獻學和語

言學的角度來探索新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妨採取“倒序”的方法,首先討論新疆之虎究竟有無兩個

亞種的分化,再分析新疆之虎是否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亞種。
文榕生提出新疆之虎可分為兩種的觀點,主要是基於地理分佈的隔離、生態環境的差異、新疆

之虎的形態比較以及歷史文獻中南北疆虎名稱的不同。􀃊􀁋􀁒事實上,前三點可以合為一點,即地理分

佈的孤立和獨特的生態環境導致了南北之虎形態的差異。
從現有材料來看,南北之虎的確存在一些差別。 具體來說,南疆之虎毛色更為淡淺稀疏,而北

疆之虎皮毛更為濃厚。 但筆者認為,毛皮顏色的差異應是虎適應當地生態環境而發生的性狀改變,
而非形成了一個新的亞種。 新疆地域遼闊,南北生態環境差異顯著。 南疆之虎的分佈明顯沿着塔

里木河兩岸的沙漠綠洲而呈現出 C 形,北疆之虎主要分佈在山麓地帶。 這種分佈特點導致了一種

現象,即前者主要棲息在葦塘、高草叢之中,而後者主要棲息在以西伯利亞落葉松佔優勢的山地針

葉混交林中。􀃊􀁋􀁓總體而言,南疆的氣溫高於北疆,而北疆的降水量高於南疆。 虎在南疆毛色淺淡,在
葦塘、高草叢中捕食更易保持偽裝;北疆之虎皮毛濃厚,更長更密,顯然是適應較為寒冷的氣候而作

出的性狀改變。 虎的皮毛會隨着季節的變化而呈現差異,如東北虎的冬毛毛長、夏毛毛短。􀃊􀁋􀁔倘若

將東北虎的夏毛標本與華南虎進行比對,二者之間的差異幾乎難以分辨。 因此筆者認為南北疆虎

皮毛的差異,僅是適應不同生境而作出的性狀變化,且存在季節差異,不足以作為劃分亞種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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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漢文文獻對虎的兩種不同稱謂呢? 事實上,由於對當地語言的隔膜,
學者們完全誤解了漢文文獻的記載。 《西域圖志》將准部之虎稱為“巴爾”,􀃊􀁋􀁕回部之虎稱為“約勒

巴爾斯”,􀃊􀁋􀁖但這並非“針對有差異的虎亞種使用不同的稱謂”,而是不同族群的語言對同一物種的

不同稱呼。 准部之虎的名字來自蒙古語,回部之虎的名字來自維吾爾語。 蒙古語稱虎為 bars,􀃊􀁋􀁗即

《西域圖志》所謂“巴爾”。 蒙古語對“虎”的這一稱謂應來自突厥語,古突厥文碑铭《磨延啜碑》將

虎稱作 bars。 同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現代撒拉語、西部裕固語(堯乎爾語)分別將虎稱為 bas

和 bars/barsə,􀃊􀁋􀁘顯然也是借自古突厥語。 維吾爾語稱虎為 jolwas,􀃊􀁋􀁙 “約勒巴爾斯”是維吾爾語中虎

名稱的另一種形式,即漢語“於菟”。 “於菟”是先秦時期楚國地區對虎的稱謂,維吾爾語稱為“ur
 

yolbars”。􀃊􀁋􀁚因此《西域圖志》關於虎的兩種稱謂,實際是兩種不同語言的漢字音譯。 它們都是對

“虎”這一物種的統稱,並不存在指代亞種的含義。 所謂新疆之虎可以劃分為兩個獨立亞種的說

法,顯然是誤解語詞含義所作出的錯誤推論。
既然新疆之虎不能劃分為兩個亞種,那麼是否可以將南北之虎視為同一個亞種呢? 答案仍然

是否定的。 筆者認為傳統動物學界的觀點是正確的,即新疆之虎本質上是里海虎,可以歸類為“北

虎”系統。
關於虎“八個亞種”的經典分類一直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 最新分類徑直將虎分為兩大類,即

大陸虎和島嶼虎。􀃊􀁋􀁛從這一分類角度來看,新疆之虎顯然屬於大陸虎。 那麼,新疆和大陸其他地區

的虎之間是什麼關係? 譚邦傑對此表示懷疑,既不肯定新疆之虎是高加索虎(即里海虎)向東遷徙

的孑遺,也不否認中亞高加索虎是新疆之虎向西發展的後代。􀃊􀁌􀁒文榕生則堅持認為新疆之虎來自黃

土高原,並成為向中亞擴散的中節點。􀃊􀁌􀁓

筆者認為解答這一疑問需要把古地理環境的變遷與虎的進化史結合起來考慮。 長期以來,在
已知的豹屬(Panthera,包括已滅絕和現存類群)動物中,古中華虎( P.

 

palaeosinensis )被認為是最原

始的,它生活在 200 多萬年前的黃河中游地區。􀃊􀁌􀁔但古中華虎是否是現代虎的祖先,還存在諸多疑

問。 最新的研究表明龍擔虎( Panthera
 

zdanskyi
 

sp.
 

nov.)更有可能是現代虎的祖先。􀃊􀁌􀁕亞洲甚至中

國很有可能是虎的起源地。
現代虎的分化歷史非常短,只能追溯至更新世(2.58Ma-0.0117Ma)。 更新世是現代虎大為興

盛並且分佈到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時期。 這一時期發現的最早化石材料來自陝西藍田公王嶺。 此

外還有來自雲南西疇、廣西柳城巨猿洞、北京周口店及山頂洞的材料,它們的地層年代晚至中更新

世。􀃊􀁌􀁖顯然,現代虎發展的歷史較短,意味着它的種群多樣性水準很低。􀃊􀁌􀁗這其中或許受到了全球性

氣候事件的影響,形成了種群減少的“瓶頸效應”。􀃊􀁌􀁘

與此同時,古地理環境也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 從早更新世末期至今,天山地區都是強烈活動

區,海拔上升量為 700~1500 米,內部的斷陷盆地則在逐漸縮小。 中更新世,阿爾泰山開始形成山

谷冰川,分佈面積較大,至晚更新世時冰川厚度變薄,開始萎縮。 准噶爾盆地隨着阿爾泰山及天山

的抬升,盆地邊緣形成更為開闊的台地及丘陵。􀃊􀁌􀁙中—晚更新世,黃河、長江基本上接近現貌。 文榕

生認為古地理環境的變化,為虎從黃土高原沿着河西走廊擴散到新疆再到中亞提供了支持。􀃊􀁌􀁚但需

要注意這一古地理環境變遷的時段與虎的種群分化時段並不吻合。 考慮到虎的共同祖先實際存在

年代更晚(7.2~10.8 萬年前),􀃊􀁌􀁛因此最應關注的是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的環境變化。
一項基於線粒體系統地理學的研究認為距今不到 1 萬年前,里海/東北虎的祖先從中國東部通

過甘肅走廊擴散到中亞,隨後又向東穿越西伯利亞,在東北亞地區形成了東北虎。 這意味着里海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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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東北虎實際上可以視為同一個亞種。􀃊􀁍􀁒然而最近的模型研究並不支持這一說法。 一種更有可能

的擴散路線是,虎從中國華北擴散到阿穆爾,利用北部走廊和最佳間冰期以及季節性條件移居到中

亞。 這意味着虎在亞洲大陸北部的擴散,始於末次冰期冰盛期之後,終於全新世中期氣候之前。􀃊􀁍􀁓

在此期間,亞洲大陸上虎的分佈基本呈連續性,並無顯著的地理或生態阻隔。􀃊􀁍􀁔全新世中期以後,黃
河流域早期中國文明的崛起,不僅導致了虎的局部滅絕,而且人為地割裂了虎的生存環境,造成了

棲息地的破碎化,進而導致種群之間的隔離。 不同環境中演化的虎為了適應當地的環境變化,在體

型、毛色等體態特徵方面產生了一些變異。 然而由於時間過短,它們並沒有產生任何的局部遺傳分

化。􀃊􀁍􀁕不同亞種之間並無顯著差異的定量頭骨特徵和遺傳特徵證實了這一點。􀃊􀁍􀁖

從虎的起源與擴散以及古地理環境的變化來看,新疆之虎更有可能是虎在北部走廊移居過程

中的孑遺。 即是說,新疆之虎與里海虎有着更為密切的親緣關係。 因此筆者把新疆之虎視作大陸

虎中的北方虎,並不認為它是一個單獨的亞種。

三、人進虎退:新疆之虎的滅絕原因

關於新疆之虎的滅絕原因,此前學者認為根本原因是自然條件的演變,人類活動的疊加間接影

響了虎的生存。 又根據當地口耳相傳的故事,提出了螞蟻殺虎崽的說法。􀃊􀁍􀁗筆者則認為人類活動的

影響才是導致新疆之虎走向滅絕的根本原因。
虎在新疆的滅絕是一個短期事件。 儘管自全新世以來,虎就分佈在新疆,但直到 1850 年代才

為世人所知。 新疆之虎數量的急劇減少,主要發生在 1899 ~ 1916 年間。 即使考慮到 1950 年代仍

有新疆之虎的傳聞,但並未得到可靠的實物證據支持,因此新疆之虎為人所認知和記載的歷史也不

過百年。
然而,百年間新疆整體的自然環境條件並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 依據新疆歷史文獻、旅行家日

記、考古資料、樹木年輪以及冰川資料繪製的新疆三千年溫度變化曲線顯示,1800 ~ 1950 年新疆溫

度呈現單調上升的趨勢。􀃊􀁍􀁘北疆地表水資源在 1840 ~ 1974 年間以偏豐為主。 北疆地表水資源總量

在在 1640~1710 年 8 個 10a 中存在顯著的波動減少趨勢,1790~1900 年 12 個 10a 中存在緩慢的波

動增加趨勢。 這種趨勢變化與同期南疆塔克拉瑪干乾濕波動基本一致。􀃊􀁍􀁙樹木年輪亦顯示出太陽

黑子對年代際以上的乾濕變化有着重要影響,天山西段 18 世紀初至 19 世紀中為 64a 週期性顯著

的時段,即氣候轉為濕潤。􀃊􀁍􀁚溫度、水資源以及氣候亁濕的分析顯示,新疆之虎從發現到幾近滅絕的

50 年間,總體上新疆的自然條件並未發生突變。 短時間內環境的自然演化對新疆之虎的種群影響

程度非常輕微。
新疆之虎迅速減少乃至滅絕的原因,應當與人類活動尤其是晚清以來的墾殖活動有着密不可

分的關係。 光緒十年(1884)新疆建省是新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新疆置省不僅代表着新疆

與內地政治經濟制度合二為一,而且意味着大規模耕地墾殖的開展。 自新疆建省到 20 世紀初,新
疆耕地的增速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大量墾殖的耕地要求供應更多的水源,由此引起河

道水量的漸少,直接影響一些重要湖泊水體的水量。 以新疆之虎分佈較為集中、生存時間較長的塔

里木河下游羅布泊地區為例。 由於上游綠洲人類墾殖活動的影響,英蘇—阿拉干時期的羅布泊在

18 世紀晚期或稍後遷移至喀拉庫順庫爾地區。 這一地區為鹽鹼灘包圍,自然條件更為惡劣。 兩方

面的因素促進了這一時期局部範圍內生態環境的惡化。 其一,原始羅布人生活方式的轉變。 羅布

人的生活方式逐漸由漁獵轉為漁獵與農耕並重,並且改造了捕魚的方式,捕魚的數量大大增加。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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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游綠洲的人類活動。 主要表現在屯田數目的持續增大、水利設施的大量興建以及新興城市的

出現。􀃊􀁎􀁒文獻記載新平縣和諾羌縣在 1905~1911 年間開墾了 2 萬多畝土地。􀃊􀁎􀁓上述因素的疊加影響,
必然導致湖泊水文狀況的急劇變化。 人為因素導致水文環境的不穩定,對依賴蘆葦、高草叢而捕獵

生存的虎來說是一種致命的威脅。 虎的活動範圍較大,且越往北活動範圍越大。 保守估計新疆之

虎的活動範圍在 400~500km2 之間。 棲息地的破碎化必然對它們的狩獵活動產生影響,進而影響

到種群的發育與繁衍。 正是這一時期,虎的數量急劇減少,在西域探險家的記載中表現得尤為明

顯。 其中雖然也有自然環境本身的影響,但人類活動顯然加劇了局部自然環境的惡化。 最終棲息

地的喪失,致使新疆之虎走向了滅絕。 捕獵活動則對種群數量的變化產生了直接影響。
至於羅布人有關螞蟻殺虎崽的說法,筆者認為這屬於民間社會口耳相傳所形成的一種歷史記

憶,並非新疆之虎滅絕的原因之一。 這種說法僅來自赫定、楊鐮等人對當地居民說法的記載,得不

到生物學證據的支持。
由於羅布泊地區生態環境險惡,目前科學調查較少,因此該地區的螞蟻種類情況仍不清晰。 曹

志紅認為這種螞蟻很可能是採集自哈密的切葉蟻亞科火蟻( Solenopsis
 

indag
 

atrix
 

Wheeler)。 但研

究表明這種賈氏火蟻( Solenopsis
 

jacoti
 

Wheeler)主要分佈於古北界蒙新區西部荒漠亞區的荒漠、半
荒漠,􀃊􀁎􀁔天山東部與鄰近地區採集到的賈氏火蟻主要棲息在人工楊樹林中。 賈氏火蟻的生存環境

與虎在新疆的生存環境並不一致,二者在野外條件下遭遇的可能性較低。 水平和垂直分佈分析顯

示,大部分螞蟻在天山東部的分佈範圍較窄,只有極少數能在環境較為惡劣的條件下生存。􀃊􀁎􀁕這說

明螞蟻在新疆的擴散能力較低,難以進行長距離遷徙。 因此即便羅布泊的虎遭遇了火蟻的侵襲,不
擅長距離遷徙的火蟻也很難對其他地區的虎構成威脅。 如果說螞蟻是造成虎逐步滅絕的原因,那
麼便很難解釋這樣幾個現象:(1)賈氏火蟻並非外來入侵者,為何它和虎能夠長期相處、平安無恙?
(2)當虎消失以後,螞蟻失去了食物來源,種群數量也會相應減少,但赫定卻說虎減少以後螞蟻的

數量大大增加了。 (3)如果螞蟻的食物來源不僅有虎的幼崽,還包括其他動物的幼崽,那麼為何其

他動物沒有因螞蟻而走向滅絕? 故而螞蟻殺虎崽的說法並不可信。
筆者認為,關於螞蟻殺虎崽的說法,呈現出典型的集體記憶特徵。 羅布人關於螞蟻殺虎崽的故

事起源於過去兩年來他們在卡拉庫順湖岸邊沒有遇到虎的經歷。 1896 年,赫定抵達阿不旦時,這
裡尚由末代樓蘭王昆其康伯克統治。 兩年後,昆其康伯克去世,阿不旦立即被羅布人廢棄。 1900

年赫定再次來到羅布泊時,才從羅布人口中得知了這個故事。 赫定得知故事的時間是 1900 年,但
羅布人卻用來解釋過去兩年沒有遇到虎的原因。 羅布人口中的“過去兩年”,當是指 1898 ~ 1900

年,即羅布人廢棄舊阿不旦後的兩年。 與其說這是虎消失的自然原因,不如說是羅布人對自身所處

生態環境變化的一種解釋。 虎作為羅布人的狩獵對象,與他們的漁獵生活息息相關。 螞蟻殺虎崽

的故事,實際上是羅布人對放棄原有家園而長途遷徙原因的一種解釋。 這個故事不僅揭示了羅布

人移居的原因與背景,更展現出他們面對這一事實的共同心境。 虎的消失與羅布人定居點的改變

出現在同一時期,故而它與羅布人的生存具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繫。 螞蟻殺虎崽的故事雖然荒誕不

經,但它具有高度的故事性,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既生動形象又便於記憶和傳承。 面對日益惡化

的生存環境以及廢棄的舊有家園,羅布人通過這樣一個故事呈現出對自身歷史以及環境的共同記

憶。 通過文字的記述與傳播,赫定權威學者的身份又給這一故事增添了說服力。
在這一故事中,我們不僅看到了羅布人對生態環境變化的看法,也看到了移民史與環境史之間

的交融,反映出人類世時代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變化。􀃊􀁎􀁖人類並不是歷史長河中唯一的行動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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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其他生物乃至非生物也是故事的主角。 在人類世的概念中,人不再是與客體對立的主體,人與

自然的關係也變成了“人—技術—自然”。􀃊􀁎􀁗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密不可分,對自然系統的破壞最終

都會影響到人類本身。 虎在新疆的消失,是技術人對自然資源剝削和改造的結果,而這種結果最終

也導致了羅布人家園的消失。 人類世時代的自然不再是純粹的自然世界,它們處處都會受到人類

活動的影響。 尤其是在生態環境脆弱的新疆地區,虎的消失是這種影響最為突出的後果之一。

四、物吾與也:人類世時代動物與人的關係

本文重新討論了新疆之虎的種屬與滅絕原因。 來自古地理學、演化生物學、分子生物學、歷史

文獻學和語言學的證據並不支持新疆之虎可以被視為一個單獨亞種的說法。 新疆之虎應被視為大

陸虎的一種。 它形態特徵的變化只是為了適應當地環境而作出的性狀變化。 新疆之虎的滅絕與人

類活動密切相關。 特別是人類在綠洲地區廣泛頻繁的墾殖活動,嚴重破壞了它們的生存環境,造成

了棲息地的碎片化與最終消失。 狩獵對虎的滅絕產生了直接影響。 羅布人關於螞蟻殺虎崽的故

事,折射出羅布人對環境變遷的歷史記憶,也展現出移民史與環境史的交融。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新疆之虎在人類大量墾殖—水文急劇變化—棲息地碎片化乃至喪失

的綜合作用下迅速走向滅絕的慘痛事實,從反面說明虎的保護需要付出長期而艱巨的生物學努力,
也需要社會的集體參與和協作。 人與自然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特別是在新疆這樣生態環境比較

脆弱的邊疆地區,守住安全的邊界與環境的底線,應是人類世時代應該堅守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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